
“葫芦”音似“福禄”，形似“喜”“吉”，自古

以来就寓示吉祥、长寿。

待新的客运码头建成，普陀山至葫芦岛

的航程只有20分钟，几代人的姻亲联结终又

成为岛与岛之间的再续前缘。蓝图中，从普陀

山礼佛到葫芦岛禅养，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

葫芦岛的“咫尺佛光，福禄禅乡”。

以百年渔港的厚重底蕴托起现代渔业的

蓝海科技，既保留古朴的乡风民俗，又幻化出

沉浸式体验的海岛旅行。

葫芦岛人是乐观的，在时间的长河里，兴

衰总轮回替。就如葫芦宝瓶大肚小口，恰恰体

现了葫芦岛人的大肚从容。

不久的将来，曾经的百人电影院又会拉

起一张幕布，看当初“里斯本丸号”中落难的

英国人在东极被救起，后经葫芦岛人护送

回国的轶事。当时的葫芦岛渔民不懂英文，

请了教书的先生做了翻译，连手带脚地比

划教三个英国人吃这“新奇古怪”的海鲜，

又隐秘地护送他们离开。小岛的故事是大

海里散落的星光，动人地闪烁着渔家人的

智慧和勇敢。

蓝图擘画基于岛上的一村一人、一屋一

店，遥想从“生态养鱼”“科技护鱼”“人工放

鱼”到“出海看鱼”“在地吃鱼”“上岛钓鱼”“全

民卖鱼”，让葫芦岛的“一条鱼”从过去游向未

来，让渔业重振、让旅游兴岛、让文化生根、让

科技融合，把海岛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展开海岛共富的画卷。

这座小岛过去承载着渔港之都的荣耀，

将来必会闪耀出曾经的底蕴，在千岛之中画

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潮起潮落，蓝图已绘

仲夏登岛，去山上敬老院的路上，碰到了

驻岛的“赤脚医生”，深怕我迷路，带我上了

山。这才想起来他是同船而来的，见我喊其

“医生”，委实不好意思直摆手说：“算不得，算

不得，给大家带些药罢了。”

葫芦岛的老人并没有被遗忘，个性化健

康咨询、送医送药上岛、“家庭医生”上门，165

位老人算得上“老有所医”。 在最“热闹”的

小道上，有着一家门头不小的望海商店，店主

是70岁的杨阿婆，而她95岁的母亲正在门口

看店。眼看过了午饭时间，杨阿婆看我只买些

饼干，便拿出了一盆自家种的小土豆，很不好

意思地说：“没有招待，勉强填填肚子，下次一

定要再来，我烧几个菜，好好吃上一顿。”

这软糯的小土豆，说不上山珍海味，却让

人回味无穷。杨阿婆一边叹着今年收成不好，

一边硬是要塞给我一些带回去。聊了许久，听

闻我老家在普陀山，眼里倏忽放了光，说自己

便是从普陀山嫁来的。她讲起小时候的故事，

还有小姑娘般的灵动和雀跃。想当年，普陀山

上的女人多是想嫁给如葫芦岛这样渔业重镇

上的捕鱼人，今朝佛教名山香游客满庭，又有

多少人还记得700米开外的葫芦岛呢？

彼时春汛，一船船的鲳鱼、带鱼、大黄鱼，

连着乌贼、鳗鱼、各色贝类，是丰收的喜悦。鱼

汛过后，回岛上过几天安耽日子，风浪里的辛

苦钱经过一声声吆喝也终于到了口袋，满心

欢喜地添置彩电、冰箱，盖起城里时兴的两层

楼房，窗格上精巧地雕琢了熊猫抱竹的花样，

隔栏上用碎玻璃细巧地拼出花型。此时，“小

岛你好”的行动在葫芦岛已被提上日程。岛上

重新支了脚手架，似乎回到了往日渔民们屋

头挨着屋头盖房的火热场景。工人说，他们是

朱家尖人，现在岛上有不少活要干，就修整了

间小屋住，上两三天工回家一趟，来往方便。

小岛有了建筑工人，年轻人上岛输送物

资与补给，陆续回归的乡贤带着资金、规划和

乡情为小岛注入新的活力，渔村老房将褪去

陈旧的斑驳化为充满海岛风味的乡野生态民

宿。上岛的年轻人闻到咸湿的海风，踩到

野蛮生长的青苔，打开了久违的毛

细血管，拼命攫取这野生的气息

与自由的生命力。这是回归

乡野的雀跃，也是葫芦岛

未来的吸睛之笔。

休渔期赋闲在家

的阿伯热情地过来搭

话。阿伯说：“当了五

十多年的渔民了，以

前在中街山、洋鞍一

带张网，那时候看天

吃饭，一年四季作业

不停。现在有了禁渔

期，倒也能回家好好

休息一阵了。”

回家，是每个渔民

最恬淡的归宿，哪怕只是

一方石屋，靠岸休憩，心安

归乡。

游子归岛，更带来新生的希

望，“福禄禅乡”终会成就葫芦未来的

美好。

舟山的渔村是先富起来的，丰饶的海产

让渔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过上了好日

子，葫芦岛也不例外。

富裕了几十年到如今人去岛空，葫芦岛

人大多会叹息这时代的潮起潮落。

人们从昔日近三四千人的渔业重镇逐步

迁往了大岛，是为了找份更好的工作、子女有

更好的教育环境、老人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离开故土，有万般无奈；立足他乡，有几多艰

辛。年轻的一代总是惦念，离开的船只有那一

班，但要再找回来时的路却要花一辈子。石阶

铺满了岛上小路，路边的草一丛丛，从小小的

码头绵延到山上的敬老院，一年一年，时光走

得愈发慢了，日子过得愈发缓了。小岛生活，

没有光阴似箭，没有喧嚣拥挤，一切都与几十

年前并无二致，与其说是时光善待了这个小

岛，不如说是岛民清风徐来的秉性，让葫芦岛

与繁华世事产生了天然的屏障。

本以为岛上全是老人，未曾想到，在一座

石屋门口，看到个小姑娘在小板凳上做作业，

那稚嫩的指尖点着薄薄的纸，铅笔攥得紧紧

的，一字一行地默念着，与这安静的小岛融为

一体。孩子就像一道光，穿透

了南方的阴雨绵绵，穿过了沉寂

已久的小巷，串起了一直在等你的小

岛与久未回乡的游子。

女孩抬起头，我回首，对望那一刻，我想

我的外婆了。

小时候，我常做一个梦，梦里有座孤岛，

外婆倚靠着老屋的后门，弄堂风穿过狭矮的

门洞，吹过她花白的发丝，吹过手中老旧的芭

蕉扇，吹动着床边的纱幔。我在梦里喊着外

婆，可是听不到应答，老人略微带泪的眉眼透

着我未曾经历的过去，而我与她的种种过往犹

如蒙太奇的电影回放。我不曾读懂外婆的一

生，只有自己走过漫漫无尽的黑夜才会欲言

又止最后莞尔一笑，淡淡地看向远方。

葫芦岛上的165位老人，也是不少舟山人

的外婆、太公或是叔伯姨娘。岛虽荒，人已

老，但人们竭尽全力为葫芦岛通水通电通

网，连接起了亲情、乡音、民心。每天的渡船

靠岸，一根扁担挑起了儿女们的问候，久未

归家的人晃晃悠悠地踩上了熟悉又陌生的

葫芦岛。

葫芦岛
有一张蓝图，复葫芦盛景

□照悦/文 照悦 吴盛/摄

葫芦岛位于舟山本岛的东北方，莲花洋上，与普陀山隔海相望，

最近处只有700米左右，北靠岱衢洋，东为黄大洋，南临洋鞍渔场。葫

芦岛形似葫芦，两头大中间小，所以大多数人以为岛屿因此而得

名，殊不知它本来无名，在18世纪的外国海图中，叫“伊斯密斯”

岛。葫芦岛的得名其实是因为岛上有一个港湾，叫岙里，它的形状

很像一个葫芦瓶，也称葫芦洞，所以才有葫芦岛之名。葫芦岛旁边

还有一个小葫芦岛，形似海鳗，呈狭长形，所以当地人把小葫芦岛

叫做“鳗段”，两个岛在潮落时可以来回行走。

一班离开的船就是一辈子

葫芦岛正等待着游子回家

去刺山，拜访最后的岛民

从定海民间码头出发，“tutu 船”（一种穿梭在舟山各个岛屿间的“海

上出租车”，因发动机发出“突突”声而得名）航行不到半小时，便能到达刺

山的大岙码头。这个离舟山本岛不过5000米的小岛，却仿佛被时光拉开了

几十年的距离。小岛东岸，自然村沿着山麓生长，许多老屋早已无人居住，

颓然荒废。岛很小，只需一个小时，就能把刺山的三个自然村逛上一圈。

大约200年前，就有人从大陆迁来定居。岛上的老人已经不知道先民们

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孤岛，但他们一辈子在岛上，日子过得自在。王阿苟今年

100岁，几乎未曾出岛定居，老伴胡阿彩今年96岁，两人相知相伴，直到现

在仍保持着下地劳动的习惯，自给自足。

6月上旬，人们见到二老仍是身强体健的样子，他们吃自己

种的菜、烧自己斫的柴。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在刺山享

受着波澜不惊的田园生活，仿佛神仙眷侣。上岛的人，大

多会问他们为什么不随后辈住到定海城里去，他们摆

摆手说，去过了，不适应，又回来了。在与这对夫妇隔

岙而居的93岁的黄菊英心里，答案也是一样的。城

市对于久居孤岛的老人来说，太陌生、太危险，不如

岛上自在。

年轻人离开，守岛人老去，刺山的房子空了，只

留下一个恒久的家园。在外人看来，刺山封闭又孤

独，但事实上，包括这三位最后的岛民，曾经在这里

老去的人们个性乐观、平和，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里，

笑容真实、笃定又热情。

老人和少年的故事开始了

刺山岛终究迎来了一丝波澜。这几年，刺山岛火速出

圈，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登岛探秘。

2018年，诺漫营刺山岛营地选中这里。“我们提供的是社交型

的活动和度假式的享受，这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想要的东西。与桐庐、

象山等营地不同，舟山刺山岛营地主打的特色就是荒岛和野外。”诺漫营联

合创始人兼运营总监汤佳玮说。那年春天，初见刺山，她印象深刻：“我们租

了艘‘tutu 船’，从民间码头出发开始一座小岛一座小岛地寻找适合露营

的地方。”

那时，刺山岛上开满了白色的野雏菊，老房子零零落落散在各处，当

“tutu 船”的声音传到码头边的村子，当时80岁的老村长出来迎接了这群

“怪人”。老村长思路清晰，谈吐不凡，一番商谈后，诺漫营方面租下了一处

民房用于开展工作和员工生活。

年轻人上岛了。老人和少年、旧景与新颜，在刺山开始了和谐圆融的故

事。诺漫营刺山岛营地与王阿苟、胡阿彩夫妇的家分别在岛的两头，但与黄

菊英则算得上邻居，年轻人亲切地叫她“黄奶奶”。刺山营地的开营，让黄奶

奶又多了一项日常休闲活动。

今年3月，诺漫营舟山刺山岛营地的员工们带上黄奶奶一起，给岛上空

间换新颜。刷墙、挖土、和水泥、修复老家具……小小的岛一下子有了热火

朝天的感觉。黄奶奶也拿上了自己的锄头跟着员工们一起挖土，顺便还向

年轻人传授了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

黄奶奶常会踱出家门，慢悠悠地走来和营地的管家们聊天，“最近生

意好吗？”“今天拔蟹笼成果咋样，要我教你们几招吗？”“九十后”与“九零

后”“零零后”们的交流似乎没有代沟，反而流淌着和谐共生相伴相依的脉

脉温情。

营地的朋友们在岛上等你

夏日的刺山有几分灼热和黏腻，营地员工最常做的事就是从宿舍走到

码头或滩涂去赶海，又或者小心翼翼地翻越礁石，去刺山岛的另一边看落

日，一路上拍拍停停，聊着天。

岛上的两只小土狗“哈哈”和“小六”相伴左右，无论是沿着礁石追逐

落日、踩着滩涂捕鱼捉虾，还是帐篷之下的海鲜烧烤，抑或是露天电影，一

黑一白的两个小生命涌动其间，黏在人的脚边打转，乖顺又讨好。有客人

来时，梅姐等人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带他们白天出海捞海鲜，落潮时分去

滩涂赶海。青蟹、竹蛏、花蛤、青口贝等鲜甜肥美，此时的海鲜值得配上一

杯咖啡。“一定要尝尝梅姐做的手冲咖啡，不少客人就爱这一口。”管家阿

乐说。

露营生活就像是一支精致与粗糙并存的舞蹈，既有充满野性

的自然美景与海味，也不乏精致和品质的体验分享。枕着海浪

入睡，在海边等待日出日落。

“tutu 船”解围刺山孤独

轮渡航班，一个月只有6班，唯有“tutu 船”随叫

随到，当然价格要高得多。

有轮渡班次的那几天，刺山岛人气稍旺，有来探

访老人的小辈，也有来刺山水库钓鱼的垂钓者，还

有猎奇的游人。来者都是客，只要能找到岛上的三

位老人，都会被他们热情相待。黄奶奶育有五女二

子，后辈更是有五十多人，有时候来看望她的儿孙

一多，营地周边就会充满年轻人的欢声笑语。

露营营地的出现，给刺山岛带来了新生。

诺漫营刺山岛营地包船接送客人的“tutu 船”船主

徐志龙原籍大猫岛，18岁就跑船讨生活了，“东岠、西蟹

峙、大猫、摘箬山、刺山之类的，定海周边的小岛都去的。”

现年59岁的徐志龙目前定居在定海，由于长年累月每天跑小

岛，他跟周边许多小岛的居民都很熟，虽然不知道具体叫什么，但

遇到总能聊上几句。接送和等待刺山露营客人的时候，徐志龙会一个

人在码头或者滩涂上捡点鲜货，打发时间。如果老人有需要，提前知会一

下，他也会在下一次上岛时帮他们带点东西。

刺山虽小，人情不薄。如果刺山岛上的老人子女有事要回岛，偶尔也会

“蹭”一下诺漫营的包船。岛上有淳朴善良的老人，也有充满活力且踏实的

年轻人。

海岛加星空的一夜乌托邦后，这座小岛的生机终得延续。

选自《岛与》“小岛你好”特刊

刺山岛
海岛加星空，一夜乌托邦

□连姜/文 摄影/陈川端 李洁

舟山很多岛屿得名都与其形状有关，刺山岛岛体呈南北走向，

传说古时候有流星陨落在山巅，形如刀刺，故名刺山。刺山风景秀

丽，有平坦宽阔且绵长的滩涂，它曾以农为主，兼近海捕捞，最鼎盛

时人口也不过200余人。

刺山，对于很多舟山人来说，比较陌生，几十年来，这个定海南

部的岛屿逐渐被人遗忘。只有三位原住民，王阿苟、胡阿彩和黄菊英

守住了小岛的烟火。如今，遗世独立的岛却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随

着诺漫营刺山岛营地的进驻，不少年轻人来到这里，看海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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